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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车道”土地改革与津巴布韦政治发展
∗

沈晓雷∗∗

内容提要 津巴布韦在２０００年启动的“快车道”土地改革引起

世界的普遍关注,并引发了一些相关争论,诸如土地改革导致津巴布

韦经济崩溃,大部分土地都流入政府官员手中等.“快车道”土地改

革虽源于黑人民众对土地的强烈渴望及对土地和财富占有不均的严

重不满,但从本质上而言,它是穆加贝政府在民众的反抗、老兵的不

满和民主变革运动的挑战面前,为应对政治危机和保持执政地位而

不得不采取的举措.就此而言,它标志着津巴布韦的土地问题被最

终政治化.“快车道”土地改革最终解决了津巴布韦自殖民时期所形

成的白人农场主与黑人农民之间不平等的二元土地所有制问题,但

其在实施过程中也产生了政治分立、种族主义和政治暴力等一系列

政治后果.“快车道”土地改革还对津巴布韦的社会经济发展、阶级

构成、农民反抗、政治局势和政治意识形态等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

响.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已不可逆转,但随着后穆加贝时代的到来,

其对津巴布韦政治意识形态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有可能会逐渐消弭.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非洲津巴布韦 穆加贝政府 “快

车道”土地改革 后穆加贝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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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不但与人们的经

济生活息息相关,还与各国社会政治的变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英国传

记作家安德罗林克雷特(AndroLinklater)在«世界土地所有制变迁史»一书

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曾是

以某种方式占有土地的强烈愿望.”①虽然自人类历史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在大

多数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乃至信息化已经取代土地和农业而占

据主导地位,但对于许多非洲国家而言,由于农业仍然在它们的国民经济中占

有较大甚或最大的份额,土地问题,尤其是土地改革问题在这些国家仍然具有

强烈的政治属性,能否有效地处理好土地(改革)问题和实现农业发展,对它们

的政治发展仍然具有重大影响.②

相较于其他非洲国家,津巴布韦的土地问题具有更加典型的意义.自

１８９０年以来,土地问题一直与津巴布韦的政治发展存在紧密的互动关系:殖民

时期的土地剥夺导致了种族隔离与民族反抗;赋予津巴布韦独立的兰开斯特

大厦会议,其矛盾与斗争的核心是土地问题;③独立后前２０年的土地重新安

置,不但影响了津巴布韦的社会经济发展和黑人与白人的种族和解进程,而且

由于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殖民时代所遗留下来的白人与黑人之间土地占有不

平等的问题,最终导致穆加贝政府在面临严重政治危机的情况下,于２０００年

开启了“快车道”土地改革(“FastＧtrack”landreform)进程.

回头来看,“快车道”土地改革已经成为津巴布韦土地改革,乃至津巴布韦

独立后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等各方面的转折点.“快车道”土地改革也成为

津巴布韦土地问题与政治问题互动关系发展的最高峰:一方面,虽然它是国内

外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政治因素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其具体

实施过程中,政治因素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它还导致了一系

列的政治后果,并对津巴布韦此后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有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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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本文拟从历史演变角度,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津巴布韦“快车道”

土地改革的政治诱因、具体进程、政治化及政治影响进行分析,以期凸显“快车

道”土地改革过程中土地问题与政治问题之间的互动,从而为理解津巴布韦近

年来的政治发展提供另外一种视角.

一、独立后的土地重新安置进程

津巴布韦在１９８０年独立后,继承了殖民时期白人农场主与黑人农民之间

不平等的二元土地所有制:一方面,约６０００名大型白人商业农场主占有１５５０
万公顷的土地,而约７０万户村社地区的农民只占有１６４０万公顷的土地,此外,

还有约８５００名黑人小型农场主占有１４０万公顷的土地;①另一方面,约有一半

以上的白人大型商业农场位于降雨量充沛的地区,而黑人小型商业农场和村

社地区则大多位于比较干旱且土壤贫瘠的地区.

为兑现独立战争时期分配土地的承诺并改变这种不平等的土地占有情

况,１９８０年９月,穆加贝政府开始实施土地重新安置计划.② 根据当时设定的

目标,拟在１９８５年之前将１６．２万户家庭重新安置在９００万公顷土地上,也就

是说,要将２３％的人口迁离人多地少的村社地区.③ 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穆

加贝政府确立了 A、B、C、D四种安置模式.A模式为个体耕种模式,每个家庭

可获得０．４公顷的居住点,约５公顷的耕地及一定面积的村社牧地;B模式为

集体生产的合作社,合作社成员除牲畜之外,包括土地和农具在内的其他财产

都为村社所有;C模式与 A 模式相类似,但国家会为他们提供核心地产和/或

加工设备;D模式主要位于降雨稀少的地区,旨在通过增加人们占有的牧场面

积以降低村社地区牧场的压力.

土地重新安置进程最初进展顺利,尤其是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和１９８２—１９８３财年

分别安置了约１万户和１．５万户家庭,到１９８４—１９８５财年,共重新安置了约

３４万户家庭.然而自１９８５年之后,土地重新安置进程逐步放缓,到１９９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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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加贝政府共安置了约５．２万户家庭,约占１６．２万户家庭的３２％,而白人商

业农场主则仍然占据着全国３９％的土地.①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土地重新安置进程之所以进展缓慢,是各种因素相互

作用的结果,这其中包括«兰开斯特大厦协议»(LancasterHouseAgreement)②

所确立的“愿买愿卖”原则的限制,③安置成本高昂、安置费用不足、官僚机构低

效及政府高官的腐败,以及在穆加贝政府所实施的种族和解政策下,白人农场

主积极游说政府暂缓土地重新安置计划,且不断抬高地价为政府收购土地设

置障碍,穆加贝政府则在经济与政治领域奉行实用主义路线,并未将土地重新

安置作为首要的政策目标.④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随着«兰开斯特大厦宪法»已到１０年有效期限,穆
加贝政府再次将土地重新安置纳入政治议程,穆加贝甚至表示要用革命性的

方式来解决土地问题:“作为一个非洲国家,如果我们大部分耕地和牧场还仍

然掌握在从前定居殖民者的手中,而我们绝大多数的农民则仍然像非法

占地者一样生活在上帝赋予他们的土地上,那我们的独立就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现在必须将我们的承诺变成现实,我们要通过革命性的方式来解决整个

土地问题.我们的新政府必须全面加快解决土地问题的速度,而不能再像以

前那样零打碎敲.”⑤

穆加贝政府重拾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确立的重新安置１６．２万户家庭的目

标,其计划为购买６００万公顷土地用以安置１１万户居民,购地方式改为强制购

买,且用本地货币支付.为此,其在１９９０年修改«兰开斯特大厦宪法»关于土

地问题的条款,并在１９９２年颁布新的«土地征收法»,从而在法律层面废止了

“愿买愿卖”的原则.然而,从实际安置情况来看,穆加贝政府既没有能够征收

大量的土地,也没有能够加快土地重新安置的步伐.根据相关统计数据,

１９９０—１９９８财年,穆加贝政府仅安置了不到２万户家庭,远低于２０世纪８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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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安置水平.①

这一时期的土地重新安置进程之所以进展异常缓慢,一方面,在于津巴布

韦政府在征收土地方面没有太大作为;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与１９９１
年开始实施的结构调整计划密切有关,原因有以下三点:首先,经济结构调整

要求穆加贝政府缩减政府开支,进而导致投入土地重新安置的资金严重不足;

其次,因受到资金投入方面的限制,穆加贝政府将土地重新安置的对象调整为

拥有一定经验、资金和技术的人,受惠者群体大幅缩小;最后,经济结构调整框

架下实施的重视大型商业农场和出口经济作物的农业政策,也限制了土地重

新安置的步伐.

经过近２０年缓慢的土地重新安置进程,到１９９８年,津巴布韦的土地占有

情况如下:４０００个大型商业农场主(主要是白人)掌握着全国２８％的土地

(１１２０万公顷);超过１００万户村社地区的家庭拥有４３％的土地(１６３０万公

顷);１万个小型农场主占有３％的土地(１２０万公顷);７万个重新安置家庭占

据９％的土地(２００万公顷).②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穆加贝政府又在１４．５万公顷土

地上安置了４６９７个家庭.③ 津巴布韦独立后的第一阶段土地改革至此结束,

其最终的成果为仅将１１％的土地从白人农场主手中拿走,而用于重新安置的

土地,则仅为９％,广大黑人民众长期以来对土地的渴望,远远没有得到满足.

除土地重新安置进展缓慢外,还有两个因素也加剧了黑人民众对土地的

渴求:一是因经济结构调整导致就业岗位创造不足和失业率居高不下,农村居

民很难再去城市寻找兼职,城市的“半无产阶级”则希望从事农业种植以补贴

家用,这两个群体均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土地;二是白人商业农场因经济结构

改革取消农产品市场自由化和汇率体制改革等因素,实现了发展与繁荣,并因

此给白人农场主带了富裕甚至奢侈的生活.④ 当广大黑人民众将自己的困境

与白人农场主的生活进行对比的时候,至少会产生两方面的后果:一是他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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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单纯依靠农作物种植也可以发财致富的可能,这种经济效益的驱动加上村

社地区因人口增长和土壤恶化所带来的越来严重的土地问题,使他们要求政

府加速土地改革进程的呼声日益强烈;二是他们很容易得出即便津巴布韦独

立已近２０年,但殖民主义遗产和白人特权仍然广泛存在的结论,从而使他们

将白人农场主作为“阶级和种族仇恨”的对象,①并在未来的政治运动中将其作

为首当其冲的目标.

二、“快车道”土地改革的政治诱因

黑人民众对土地的强烈渴望,以及对土地和财富占有不均日益严重的不

满,表明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已经达到刻不容缓的程度,

正如经济学人集团(EconomistIntelligenceUnit,EIU)所指出的那样:“津巴布

韦国内外都已经认识到这个国家需要进行广泛的土地改革,以将土地提供给

黑人农民.”②尽管在这个时候,对于津巴布韦政府、白人农场主、黑人民众,乃

至英国等利益相关者而言,在什么时候开展广泛的土地改革,以何种方式开展

这一土地改革,都还是未知数.但鉴于当时津巴布韦日益严峻的政治经济形

势,留给他们进行选择的时间已经不多.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始被日益政治

化的土地问题,最终将会在政治危机严重到一定程度时爆发.具体而言,这种

政治危机主要体现为民众的反抗、复员老兵的不满和争取民主变革运动(简称

民革运)的崛起,这三个因素构成“快车道”土地改革的政治诱因.

(一)民众的反抗

津巴布韦民众对政府的反抗最早始于１９８３年.在这一年,运输、食品、教

育、零售和林业等五个部门的工人因劳务纠纷和管理问题举行了六次罢工.

不过,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每年罢工的次数并不多,参加罢工的人数也从未超过

一万人,更重要的是,这些罢工都是各行业零星的行为,并没有系统的组织和

动员.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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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ＧColonialStateinZimbabwe,１９８０—２０００,WeaverPress,２００１,pp２７３Ｇ２７４．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因经济结构调整而带来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尤其

是失业、通货膨胀、实际工资降低和政府官员的腐败等问题,引起了各行各业

越来越多的罢工与反抗.这一时期,无论是罢工的次数、规模、地理范围,还是

罢工组织的程度,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年上涨.１９９０年,参加罢工的人数首

次超过１万人,并且从这一年开始,罢工次数逐步上升,到１９９６年,罢工次数达

到２８次,参加罢工的总人数达到２３万多人,罢工人员所属的行业涵盖了农业、

建筑业、教育、金融和公共服务等１０多个部门.①

民众的罢工行为在１９９７年达到高潮,该年被称为“罢工年”,津巴布韦一

共发生了５５次罢工,参加罢工的总人数达到１００多万人.② 从７月开始,罢工

浪潮开始席卷津巴布韦几乎所有部门,并在年底达到顶峰.１２月９日,津巴布

韦工会大会组织了津巴布韦自独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总罢工.这次罢工的诱

因是政府拟增收５％所得税,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人们实际工资不断下降的情况

下,其很快便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在津巴布韦工会大会的组织下,共有１００
万多人参加罢工,并最终迫使穆加贝政府放弃了增加税收的计划.③ 此次罢工

在津巴布韦独立后的政治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津巴布韦工会大会在

经过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发展及通过领导罢工的形式与政府进行多年对抗后,终
于正式登上了津巴布韦的政治舞台,并迈出了正式组建政党的第一步;其次,

虽然罢工遭到穆加贝政府的禁止,但却得到高等法院的支持;最后,为应对此

次罢工,穆加贝政府不仅出动了警察,动用了武装直升机和催泪弹等武器,甚
至还在独立后第一次将军队调入哈拉雷,这一方面说明穆加贝政府越来趋向

于专制和集权,另一方面也说明其合法性日益降低和执政根基日益脆弱.

正是在民众不满情绪日益严重和罢工日益频繁的背景下,经济学人集团

在津巴布韦１９９８年第一季度的报告中指出:“穆加贝现在看起来比此前任何

时候都要虚弱,人们第一次敢去猜想津巴布韦将在短期内结束他,甚至津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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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非洲民主联盟—爱国阵线(简称津民盟)的统治.”①不过在这个时候,津巴布

韦反对派的力量尚比较分散,还无法对其造成重大的实质性挑战.然而,随着

全国制宪大会和民革运在１９９８年和１９９９年先后成立,特别是后者的迅速崛起

并得到白人集团和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穆加贝和津民盟开始面临前所未

有的挑战.

(二)复员老兵的不满

原约翰内斯堡大学任副教授诺玛克里格(NormaJ．Kriger)曾指出,在

津巴布韦独立后,解放战争的游击队员“既是新政权的财富,又是新政权的威

胁”.② 鉴于此,穆加贝政府上台后迅速开始着手游击队的整顿工作.一方面,

采取平等态度对津民盟所属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和津巴布韦非洲人民

联盟所属的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进行整合和开展复员工作;另一方面,对复员

老兵进行适当补助和支持,其中包括:一次性支付４００津元的复员费,在其后

两年内每个月再支付１８５津元的复员费;在教育、技术培训、土地重新安置和

就业方面为他们提供优惠性政策.到１９８４年,在复员的３．５万多名老兵中,约

４７％的人得到安置.③

然而,穆加贝政府对老兵的安置并非十分成功,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由
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老兵境况日益恶化.早在１９９２年,老兵们就开始抱

怨被政府遗忘,以致他们已经快沦为乞丐.他们还对津民盟进行了攻击:“这

已经不再是我们所建立的那个津民盟,那个政党已经死了.”④１９９６年１２月,陆
军准将吉布森马辛盖德(GibsonMashingaidze)在参加一位名叫穆库马穆

萨(MukomaMusa)贫困老兵的葬礼时甚至表示:“现在有些人坐拥十个农场和

豪华游艇,以及越来越肥胖的肚子,而穆萨同志这样的老兵却生活在贫困之

中.这还是我毕生所信任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吗? 这还是承

诺当我们年老时照顾我们的那个党吗?”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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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的不满在１９９７年终于爆发,其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没

有兑现给他们分配土地的承诺,致使“老兵不信任(穆加贝)他们因为两个

原因而很不高兴.第一个是我们想要土地,但我们仍然还没有土地.第二个

是我们没有经济权力,而经济权力蕴藏在土地之中”;①二是政府承诺向在解放

战争中负伤的老兵支付的赔偿金遭到政府高官贪污.７月,愤怒的老兵开始走

上街头,８月１１日,强行中断穆加贝的独立日全国电视演讲,８月１３日,围攻津

民盟的总部,８月２１日,迫使穆加贝与他们当面会谈.他们在会上宣称,如果

在１９９８年７月之前得不到土地或补偿,他们就要开始占领白人商业农场.②

鉴于老兵在政府各部门和军队内部广泛的影响,穆加贝在压力之下做出让步,

并于当年９月宣布了针对老兵的一揽子计划,其中包括向每个老兵一次性支

付五万津元(约４１００美元),并自１９９８年１月起每月向每人支付２０００津元(约

１６０美元).③

根据穆加贝的承诺,政府共需要向五万名退休老兵支付４５亿津元(约

２５７亿美元)的补偿,在当时津巴布韦经济低迷且政府已经做好１９９８年度预

算的情况下,这只能通过两种方式来获取这笔补偿资金:一是大量印刷货币,

二是增加税收,而这两个举措对津巴布韦此后的政治经济形势产生了意义深

远的影响.首先,大量印制货币导致津巴布韦在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１４日一天的时

间里,货币贬值超过一半以上,这不但拉开了津巴布韦货币贬值、恶性通货膨

胀和经济危机的序幕,还进一步加剧了人民对政府的不满与反抗;其次,增加

５％的所得税和２．５％的营业税作为“老兵税”的举措,④成为导致１９９７年１２月

大罢工的直接原因,而这次大罢工导致此前在一定程度上相互配合的老兵运

动和工会运动分道扬镳.此后,津巴布韦的各种政治力量开始了新一轮的分

化组合.

(三)争取民主变革运动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多党民主化浪潮席卷整个非洲大陆,津巴布韦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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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加贝在１９９１年初宣布不再取缔反对党,后又在１９９２年中明确宣布实行多党

制.各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截至１９９４年中,共有包括津巴布韦论坛党、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西托莱派)、统一非洲人民全国委员会和民主党在内

的１４个反对党活跃在津巴布韦的政治舞台.① 然而,与一些非洲国家的执政

党因民主化进程而下台不同,津巴布韦在民主化时期所成立的这些政党并没

有对穆加贝和津民盟造成实质性的冲击.在１９９６年的总统选举中,津民盟仍

然获得９２．７６％的选票,而在反对党中,只有联合党和津民盟(西托莱派)分别

获得４．８０％和２．４４％的选票.但是,这次选举的总体投票率非常低,津民盟虽

然获得了９２．７６％的选票,但在注册选民中的实际得票率,仅为３１．８％.② 投

票率如此之低,反映了人们政治意愿的下降,以及对当时津巴布韦政治局势乃

至对穆加贝政府的失望.

正如民众的反抗在１９９７年步入了新的阶段一样,反对派的力量在这一年

也开始重新组合并逐渐发展壮大,其标志为筹备成立全国制宪大会.从１９９７
年５月起,津巴布韦教会理事会开始组织一些致力于宪法改革的非政府组织、

教会和工会等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以此为基础,１９９８年１月３１日,全国制宪大

会在津巴布韦大学正式成立,其成员包括１００多个非政府组织、社区协会、工

会,以及大量的个人成员.③ 作为当时组织规模最大的反政府力量,全国制宪

大会虽没有演变成一个政党组织,但它为一年之后争取民主变革运动的建立

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１９９９年９月１１日,民革运在津巴布韦工会大会的基

础上得以成立.２０００年１月２６日,民革运召开第一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党

章和政治纲领,并选举摩根茨万吉拉伊(MorganTsvangirai)为党主席.④

民革运成立后迅速成为穆加贝政府最大的政治对手,这主要得益于以下

几方面因素:首先,津民盟在当时已经因经济恶化和腐败等原因,在相当程度

上失去了民心与合法性,在民主化余波的冲击下,很多人希望更换政府以使津

巴布韦走出泥潭;其次,民革运有着良好的组织基础,在津巴布韦工会大会的

领导下,它广泛团结了教会、妇女团体、全国制宪大会所领导的宪法运动、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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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以及市民社会组织,等等;再次,民革运创办了自己的报纸«每日新闻报»
(TheDailyNews),拥有了宣传自己的工具和有力的斗争武器;最后,民革运

以其所标榜的追求民主和公正,以及其在土地改革问题上比较温和的立场,得
到津巴布韦白人群体及西方国家的支持.

民革运在土地改革问题上的立场,最早体现在其于１９９９年８月公布的«竞
选宣言»中,具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土地是人民的财产和国家的生产性资源;

承认土地占有的严重不平等,承诺重新分配土地,具体做法为征收土地税并靠

税收来进行土地改革;将通过投资灌溉设施等措施促进更加有效和集约地利

用土地;将保证村社地区土地的所有权以确保其获得必需的投资;实行由人民

所驱动的土地政策,必须在公众的控制下对土地分配和使用进行决策;民革运

将在包括所有利益群体的土地委员会的领导下,通过透明和富有技巧的方式

来进行土地改革.① 此外,民革运还承诺将遵守穆加贝在１９９８年捐助者会议

上与西方达成的协议,愿意在“愿买愿卖”的基础上以市场价格购买用于重新

分配的土地.

民革运成立后,马上将精力投入到修宪斗争和将于２０００年２月举行的全

民公投,在此过程中,他们得到白人农场主和英国的进一步支持.至此,津巴

布韦完成了自独立以来政治格局的第一次重大重组,穆加贝政府与老兵和黑

人农民结成同盟,而民革运则和白人农场主及英国形成统一阵线,如此一来,

穆加贝的两难困境终于有了解局的可能.

实际上,自独立以来,穆加贝所一直面临两难困境:如果不加速土地重新

安置的步伐,就会失去黑人农民,而他们是穆加贝在民族解放战争和独立后的

重要支持力量;但如果加速土地重新安置的步伐,就会导致穆加贝与白人关系

的破裂,而这将会在经济上会对其造成巨大的打击.长期以来,穆加贝在这种

两难困境之下,一直在黑人农民与白人农场主之间扮演调停者的角色,在政治

利益与经济利益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但是,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随着各种

政治危机的不断加深,当他最终面临执政危机和下台风险,从而需要在政治利

益与经济利益之间做出抉择的时候,他无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政治格局

的转变和政治力量的变迁也迫使他不得做出这个选择.这一选择的结果就是

进行激进的土地改革,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正如乔斯林亚历山大所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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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无论就业、教育,还是医疗保健,等等,都已经无法再发挥政治效用,①唯

有土地这一既能唤起历史上的苦难,又具有现实政治与经济意义的口号,才能

使穆加贝政府暂时走出政治泥淖.这也是许多人认为穆加贝政府之所以在

２０００年进行“快车道”土地改革,是因为政治原因压倒了经济原因的关键所在.

至于从长期来看,利用土地问题作政治文章,到底是“一把利剑还是一根救命

稻草”,穆加贝政府在当时已经无暇考虑.

三、“快车道”土地改革的进程

在津巴布韦即将迎来独立２０周年之际,穆加贝政府拟出台一部新的宪法

以取代几经修改的«兰开斯特大厦宪法».然而,宪法委员会所起草的新宪法

草案一经公布便引起广泛争议.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总统任

期及相关行政权力不加限制;二是在土地的征收问题上,一方面强调对征收的

白人土地不再加以赔偿,另一方面认为赔偿的责任应该完全属于英国.全国

制宪大会、民革运、白人农场主和农业工人联合起来进行抵制,并最终在２月

举行的全民公投中以５４．３１％的比例击败穆加贝政府,致使这一新的宪法草案

胎死腹中.

此次宪法草案全民公投成为津巴布韦独立后政治发展的分水岭,并成为

“快车道”土地改革的导火索.一方面,全民公投的失败被复员老兵视为白人

农场主反对无偿征收土地条款的成功,视为津巴布韦在短期内不会进行土地

改革和重新分配土地的标志,②他们因宪法草案土地条款而燃起的土地改革的

愿望再次破灭,并因此开始组织并领导大规模的占领白人农场的运动;③另一

方面,津民盟因此遭受了自独立以来最为重大的挫折与失败,穆加贝也在津民

盟内部遭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在这种压力面前,为应对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

津民盟大幅改变斗争策略,开始对老兵所领导的占地运动加以支持,并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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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JocelynAlexander,TheUnsettled Land:StateＧmaking & thePoliticsof LandinZimbabwe
１８９３—２００３,Oxford:JamesCurrey;Harare:WeaverPress;Athens:Ohio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６,p１８３．

BrianRaftopoulosandIanPhimister,“ZimbabweNow:ThePoliticalEconomyofCrisisandCoerＧ
cion,”HistoricalMaterialism,Vol．１２,No．４,２００４,p３６４．

津巴布韦民族解放老兵协会表示“除了占领全部农场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因为这些农场的主人“反
对”政府无偿征收土地的努力,参见“ZimbabweWarVeteransSeizeLand,”TheTimes (London),February
２９,２０００.



“土地即政治,政治即土地”的政治口号.至此,土地问题被完全政治化,甚至

有学者将其称为土地在政治中的“工具化”.①

２０００年６月,津民盟在议会选举中获胜.７月,穆加贝政府出台«加速土

地改革与重新安置计划:“快车道”»,正式启动“快车道”土地改革.穆加贝政

府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津巴布韦土地问题的激进的土地改革就此开始,津巴

布韦自独立以来“获取土地和重新安置人民的理念、行动与进程”也自此发生

了根本性的变迁.②

(一)“快车道”土地改革的宗旨与目标

所谓“快车道”土地改革,是指“以加速度来启动第二阶段重新安置,并将

其命名为‘快车道’.‘快车道’是一个加速阶段,其中(重新安置)活动可以得

以迅速着手,并以一种加速的方式开展.”③“快车道”土地改革的宗旨为实现社

会公平;促进经济增长;通过废除殖民主义所创造的种族不平等而恢复土地占

有的种族平衡;解决经济与环境仍持续急剧下降的村社地区的人口拥挤问题;

通过确保更多的人获得土地和更加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以增加农业产

量和实现农业的多元化.④

津巴布韦政府最初规定的土地分配的目标是立即获取至少５００万公顷土

地用以安置约５０万户家庭.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５日,副总统约瑟夫姆西卡(JoＧ
sephMsika)在宣布开展“快车道”土地改革的时候,表示将立即获取２００个白

人农场用于安置黑人农户.然而,穆加贝政府随后迅速扩大了征收农场的规

模,７月３０日,又宣布将获取３０００个农场用于重新安置.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再次

宣布将获取４５５８个总面积为８８０万公顷的农场用于重新安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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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Selby,CommercialFarmersandtheState,p２８２．
ReportofthePresidentialLandReviewCommitteeontheImplementationoftheFastTrackLand

ReformProgramme,２０００—２００２,underthechairmanshipofDr．CharlesM．B．Utete(UteteReport),
Zimbabwe２００３,Vol．１,p１８．

SeeGovernmentofZimbabwe,LandReformandResettlement,RevisedPhaseII,Harare,ZimbＧ
abwe:MinistryofLands,AgriculturalandRuralResettlement,２００１,p６．

Governmentof Zimbabwe,People First:Fostering Social Justice & Economic Growth:
ZimbabwesLand Reform Programme,Information & Publicity,OfficeofthePresident & Cabinet,
Harare,２００１,p１．

“ZimbabweStartsResettlingBlackPeasantsonFarms,”Reuters,July１５,２０００;“Zimbabweto
Acquire３０００FarmsforResettlement,”Reuters,July３０,２０００;“ZimbabweGovtHasSeized４,５５８WhiteＧ
ownedFarms:Minister,”AFP,October３１,２００１．



穆加贝政府规定,将通过强制征收的方式获取农场,征收的类型主要为:

未充分利用或无主土地;农场主没有亲自耕作的土地;根据不同的农业生态区

和降雨量,面积超过规定农场面积的土地;以及与村社地区相邻的土地.政府

在征收土地时,只会支付土地改进的相关费用.①

(二)“快车道”土地改革中的农场类型与面积

穆加贝政政府规定:“‘快车道’土地改革旨在让村社地区的无地家庭受

益.然而,整体而言,土地改革计划也针对本地中小型农场主乃至大型农场

主,以赋予这些迄今仍处于边缘化的群体权利并使他们进入主流农业渠

道.”②基于此,“快车道”土地改革主要设定了两种农场类型,即 A１模式和

A２模式.

A１模式为小农户模式的农场,由耕地和牧场两部分构成,主要用于安置

村社地区的无地农民,受惠者将会从政府获得一定数量的农业投入和行政及

技术支持.A２模式分为小型农场、中型农场、大型农场和郊区农场.A２农场

主要是为了培养黑人商业农场主,因此,需要申请者拥有一定的资金和农业技

术,但老兵、津民盟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合作者、曾被白人政府拘禁的政治犯,以
及妇女可获得优先考虑.此外,A２农场的受惠者可获得９９年的租期.这有

利于保障他们对土地的投入.③

就面积而言,无论 A１农场还是 A２农场均因农业生态区的不同而有所不

同,④其中,A１农场耕地和牧场两部分的面积从１２公顷到７０公顷不同;A２农

场情况比较复杂,其中,小型农场从２０—２４０公顷不等,中型农场从１００—１０００
公顷不等,大型农场则从２５０—２０００公顷不等(参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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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GovernmentofZimbabwe,PeopleFirst,p１．
Ibid．,p２．
有学者指出,在“快车道”土地改革中,有些农场主获得了９９年租约,但大多数人只获得了将土地分

配给他们的许可证或信函(通常称之为“分地函”),还有很多人什么都没有,因而,从法律层面而言仍是“非
法占有”自己的土地.SeeJosephHanlon,JeannetteManjengwa,TeresaSmart,ZimbabweTakesBackIts
Land,CapeTown:JacanaMedia(Pty)Ltd．,２０１３,p２００．

根据降雨量不同,津巴布韦共被分成五类农业生态区,具体情况大致如下:I类地区,降雨量１０５０毫

米以上,可用于发展林业及种植茶叶和咖啡等经济作物;II类地区,降雨量７５０—１０００毫米,可种植玉米、小
麦、烟草和棉花等;III类地区,降雨量４５０—６５０毫米,可种植玉米、小米和高粱;IV类地区,降雨量４５０—６５０
毫米且干旱期较长,可种植小米和高粱但产量较低;V类地区,降雨量低于４５０毫米,可种植小米和高粱但产

量较低.SeeGovernmentofZimbabwe,ZimbabweAgriculturalInvestmentPlan (ZAIP)２０１３—２０１７:A
ComprehensiveFrameworkfortheDevelopmentofZimbabwesAgricultureSector,MinistryofAgriculＧ
ture,MechanizationandIrrigation,p１５．



表１　政府规定的A１农场和A２农场的面积

自然生态区
A１农场(公顷) A２农场(公顷)

耕地 牧场 总面积 小型农场 中型农场 大型农场 郊区农场

I ５ ７ １２ ２０ １００ ２５０ ２—３０

IIa ５ １０ １５ ３０ ２００ ３３０ ２—３０

IIb ５ １５ ２０ ４０ ２５０ ４００ ２—３０

III １０ ２０ ３０ ６０ ３００ ５００ ２—３０

IV １０ ３０ ４０ １２０ ７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３０

V １０ ６０ ７０ ２４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３０

　　资料来源:CrispenSukume,Sam Moyo,andProsperB．Matondi,“FarmSizes,DecongesＧ
tionandLandUse:ImplicationsoftheFastＧTrackLandRedistributionProgrammeinZimbＧ
abwe,”AfricanInstituteforAgrarianStudies,MonographSeries,No．２,２００４,p４.

(三)“快车道”土地改革进程

“快车道”土地改革并非短期的行为,而是一个持续时间很长的进程.① 津

巴布韦非洲农业研究所前所长萨姆莫约(Sam Moyo)教授以２０００年３月—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为线,将“快车道”土地改革分为了四个不同的阶段,即２０００年３
月—２００１年６月,革命性局势的阶段;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土地改革

趋向理性的阶段;２００４年１月—２００８年６月,土地改革的官僚政治化阶段;

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剩余土地的再分配阶段.② 而贯穿于这四个阶段

的主线,一是获取用于重新安置的土地,二是 A１农场与 A２农场的分配.

１ 土地的获取.在此次土地改革中,穆加贝政府在２０００年６月上旬第一

次公布总数为８０４个农场的征地名单,③７月底,再次增加２２３７个农场,④到

２００２年１月,共有６４８１个农场被纳入征地名单.然而,根据２００１年修改后的

«第二阶段土地改革与重新安置计划:框架方案»规定,六种农场即产量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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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穆加贝直到２０１７年１１月下台,都未正式宣布“快车道”土地改革已经结束,姆南加古瓦上台后,宣
布不再强制性无偿征收土地,白人农场主可获得９９年土地租约,此举似可标志“快车道”土地改革最终成为

历史.然而,到２００８年６月,这一激进的土地改革其实已经基本完成,２００８年后,只有很少的土地被重新分

配,土地改革在津巴布韦政治话语中的重要性,也逐步让位给本土化和青年赋权等内容.
Sam Moyo,“LandReformandRedistributioninZimbabwesince１９８０,”inSam MoyoandWalter

Chambati,eds．,LandandAgrarianReforminZimbabwe:BeyondWhiteＧSettlerCapitalism,CODESRIA,
２０１３,pp３６Ｇ３７．

“ExtractionofFarmName,OwnerandDistrictfromtheExtraordinaryGovernmentGazetteNotice
２３３Aof２０００,”http://www．zimbabwesituation．com/old/Farms１_１００．html,２０１６Ｇ０１Ｇ０３．

“GovernmentIdentifiesMoreLandforRedistribution,”TheHerald,August１,２０００．



农业种植园,涉及一体化生产、加工或肉类、奶制品和种子生产的农业工业地

产,津巴布韦投资中心所认可的土地,属于教会的土地,受双边投资协议保护

的土地,以及经批准受保护的土地,可从征收名单划除.鉴于此,扣除９１８个

重复计划的农场和６８９个被划除的农场,实际共有４８７４个农场被征收,总面积

达到了９２３万公顷.① 至此,穆加贝政府大规模征收土地的阶段结束,但其并

没有停下征收白人大型商业农场的步伐.截至２００９年,根据津巴布韦农业部

公布的数据,共有６２１４个农场,总面积为１０８１．６万公顷的土地被政府征收.

２ 农场的分配.A１农场的分配可分为五个步骤:第一步为申请,人们到

地方机构(村长、酋长、评议员或政党等)注册或直接到地区土地委员会注册;

第二步为挑选,由地区土地委员会具体实施,但其中２０％预留给老兵;第三步

为宣布受惠者,由酋长或评议员公布受惠者名单;第四步为分配,受惠者以抓

阄的方式获取某一特定农场的特定区块,然后从地区土地委员会那里获取地

区行政长官签署的分地函(OfferLetter);第五步为占地进程,受惠者在地区土

地委员会的帮助下确定他们的地块,然后搬进所获得的农场开展农业耕作.②

A２农场的分配也可分为五个步骤,但具体情况与 A１农场存在较大不同:

第一步为申请,申请者需要填写由土地与农村重新安置部制作的申请表,并附

上现金流量预算和资金来源,申请者可在所在地区申请,也可直接到土地部申

请;第二步为挑选,以申请者在申请表中所填指标的得分多少为标准,除了确

定是否通过申请外,还要确定具体为小型农场、中型农场还是大型农场;③第三

步为宣布受惠者,由地方纸质媒体宣布受惠者;第四步为分配,受惠者将获得

由土地部长签署的分地函;第五步为占地进程,凭借分地函而获得土地所有权

并赶走白人农场主,且会获得农业技术与推广服务中心官员的协助.④

就具体的分配进程而言,A１农场和 A２农场有一半在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１年

得以分配,有１/４在２００２年得以分配,此后直到２０１１年,每年仍然还会分配一

些.根据相关统计,到２００９年,A１农场共有１４．５７７５万个受惠者,A２农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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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UNDP,ZimbabweLandReformandResettlement,p１７．
ProsperB．Matondi,ZimbabwesFastTrackLandReform,ZedBooks,２０１２,p６５．
申请表中共有六项指标,其中收入、财产、现金流、经验,以及资格与培训每项２０分,至于性别项,如

果申请人为女性,可额外加１０分.获得一个 A２小型农场至少需要３０分,中型农场至少需要６０分,大型农

场至少需要９０分.SeeHanlon,etal．,ZimbabweTakesBackItsLand,p１３９．
Matondi,ZimbabwesFastTrackLandReform,p６８．



有２．２８９６万个受惠者.①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已经有约１７万户家庭在

“快车道”土地改革中受益,但其并没有完全解决无地农民的土地问题,到２０１０
年的时候,仍然还有１０多万人在排队等地.②

(四)“快车道”土地改革结果

１ 土地占有结构的变迁.“快车道”土地改革导致津巴布韦的土地占有结

构发生了根本性变迁,津巴布韦政府在２００３年公布的«乌泰泰报告»详细列举

了２０００年６月３０日之前和之后土地占有结构的巨大不同.在短短三年的时

间里,大型商业农场已经从总面积的１１８０万公顷,占总耕地面积的３０％,下降

到２６０万公顷,占比６％,而新出现的 A１农场和 A２农场,再加上此前的重新

安置农场,共占到了２６％的比例.③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快车道”土地改革的进一步开展,白人大型商业农场

的数量和面积进一步降低,A１农场和 A２农场的比例则进一步增加.根据萨

姆莫约的统计,到２０１０年的时候,前者已经只有１９８个农场,占地１０万公

顷,仅占耕地总面积的０．４％;而后两者总数则约为１７万个,总面积达到了

６５６７９万公顷,占比达到２８．２％,如果再加上此前的重新安置农场,则有１３００
万公顷土地属于土地改革后的农场,占比达到了３９．５％(参见表２).至此,津
巴布韦自殖民时期所形成并在独立后被继承下来的双重农业结构和以种族为

线而不平等的土地占有局面终于成为历史.

表２　津巴布韦的土地占有状况(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０年的农场数量 ２０１０年的面积

数量 ％ 万公顷 ％

小型农场

村社农场 １１０００００ ８１．３ １６４０ ４９．９

２０世 纪 ８０ 年 代 重

新安置农场
７５０００ ５．５ ３６６．７ １１．２

A１农场 １４５８００ １０．８ ５７５．９ １７．５
小计 １３２１０００ ９７．６ ２５８２．６ ７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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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Sam Moyo,“ThreeDecadesofAgrarianReforminZimbabwe,”TheJournalofPeasantsStudies,
Vol．３８,No．３,２０１１,p４９６．

Moyo,“LandReformandRedistributioninZimbabwesince１９８０,”p．４４．
UteteReport,pp２５Ｇ２６．



(续表)

２０１０年的农场数量 ２０１０年的面积

数量 ％ 万公顷 ％

中型农场

非洲人购买地农场 ８５００ ０．６ １４０ ４．３
小型 A２农场 ２２７００ １．７ ３０ ９．１
小计 ３１２００ ２．３ ４４０ １３．４
大型农场

大型 A２农场 ２１７ ０．０２ ５０．８９ １．６
黑人大型农场 ９５６ ０．１ ５３．０６ １．６
白人大型农场 １９８ ０．０１ １１．７４ ０．４
小计 １３７１ ０．１ １１５．６９ ３．５
农业种植园 ２４７ ０．０２ １４９．４６ ４．５
总计 １３５４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２９０ １００

　　资料来源:Moyo,“ThreeDecadesofAgrarianReforminZimbabwe,”p．５１２.

２ 土地改革的受惠者.“快车道”土地改革有哪些受惠者,或者说,都有哪

些人获得了土地,不同调查者以不同方式和标准进行了调查.然而,正如英国

曼彻斯特大学荣誉研究员约瑟夫汉隆(JosephHanlon)等人所指出的那样,

这些不同的调查几乎得出了相同的结论.① 综合萨姆莫约(Sam Moyo)、津

巴布韦鲁兹沃基金(RuzivoTrust)执行总监普罗斯珀马通迪(ProsperB．

Matondi)和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教授伊恩斯库恩斯(IanScoones)等学者的调

查,可以看出,土地改革最主要的受惠者为来自农村和城市的普通人(既包括

无地者、失业人员,也包括私营部门的从业人员)、公务人员(其中包括公务员、

军人和警察)和老兵.② 如萨姆莫约等人的调查发现,A１农场和 A２农场分

别有６５９％和５１％的人来自村社地区,军人和警察在A１农场与A２农场中所

占的比例分别达到１０．８％和８．９％(参见表３和表４).然而,A１农场和 A２农

场的受惠者也有一些不同,根据伊恩斯库恩斯等人对马斯温戈省的抽样调

查,A１农场的受惠者更多来自农村,A２农场的受惠者则更多来自城市,这说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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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Hanlon,etal．,ZimbabweTakesBackItsLand,pp８７Ｇ８９．
Sam Moyo,etal．,FastTrackLandReformBaselineSurveyinZimbabwe:TrendsandTendenＧ

cies,２００５/２００６,Harare:AfricanInstituteforAgrarianStudies,２００９,(Moyo,BaselineSurvey),pp２２,
２８;Matondi,ZimbabweFastTrackLandReform,p７０;IanScoones,etal．,ZimbabwesLandReform:
Myths& Realities,Suffolk:JamesCurrey,２０１０,p５３．



明相较于 A１农场,获得 A２农场可能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不过该调查所得

出的老兵的占比均为９％,均低于政府为老兵预留的比例.(参见表５)

表３　土地受惠者的来源(以家庭为单位％)

A１ A２

村社地区 ６５．９ ５１
大型商业农场 ９．１ ４．５
城市 １９．５ ３４．８
其他地方的就业人员 ３．３ ８．２
其他 ２．２ １．５

　　资料来源:Moyo,etal．,BaselineSurvey,p２２.

表４　获得土地之前的职业(以家庭为单位％)

A１ A２

　　无业人员 ３９．７ ３６．３
私营部门从业人员

技术和管理人员 ３．３ ５
半技术人员 １３．９ ７．３
非技术人员 ７．１ ４．８

　公务人员

技术和管理人员 １．７ ２．７
半技术人员 ２．５ ４．８
非技术人员 ０．９ ０．５
军人,警察 １０．８ ８．９

　　其他 ２１．１ ２９．７

　　资料来源:Moyo,etal．,BaselineSurvey,p２２.

表５　马斯温戈省抽样调查情况(以家庭为单位)

A１村落 A１散居 非正规分配 A２

来自农村的普通人 ５９．９ ３９．２ ６９．７ １２．２
来自城市的普通人 ９．４ １８．９ ２２．６ ４３．８
公务员 １２．５ ２８．３ ３．８ ２６．３
安全人员 ３．６ ５．４ ３．８ １．８
商人 ３．１ ８．２ ０ １０．５
前农业工业 １１．５ ０ ０ ５．３
农场数量 １９２ ７４ ５３ ５７

　　资料来源:Scoones,etal．,ZimbabwesLandReform,p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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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白人农场主的归宿.白人农场主是“快车道”土地改革的主要目标,他
们对此有各种不同的反应:有的进行抗争或到高等法院申诉,有的抛弃土地前

往城市乃至离开津巴布韦,还有的则为了保留部分土地而试图与政府磋商并

做出让步.前农业部长昆比莱坎盖曾对这三种态度进行了形象的总结:其
一,“如果你到我的农场里来,我就杀了你”;其二,“我愿意让出我的农场进行

重新安置”;其三,“我们可以分享土地”.① 随着局势的发展,第三种态度逐渐

占据上风.从２００１年３月开始,商业农场主协会尝试与政府磋商,以不再到法

院上诉、吁求英国与美国等为土地改革提供援助和提供部分土地以重新安置

黑人家庭为条件,希望政府进行有序的土地改革并为白人农场主保留部分土

地.② ５月２４日,商业农场主协会正式抛出«津巴布韦联合重新安置倡议»
(TheZimbabweJointResettlementInitiative),其主要内容包括:提供１００万

公顷土地用以安置２万户黑人家庭;筹集１．３７亿津元以赔偿受影响的农场主;

以及津巴布韦烟草协会出资为每户家庭耕种１公顷烟草.③ 然而,早在３月底

商业农场主协会提出合作要求的时候,穆加贝便提出质疑:“他们真的想这么

做吗? 还是想再一次欺骗我们?”④而到９月初的时候,副总统约瑟夫姆西卡

基本否决了这一倡议.

至此,白人农场主完全已经无法阻止他们的农场被政府强行征收的步伐,

到２００６年１０月,津巴布韦已经只剩下６００个白人农场主.而到２０１０年的时

候,白人大型商业农场已经不到２００个,总面积约为１０万公顷,仅占全国耕地

面积的０．４％,⑤津巴布韦自殖民时期所形成的白人商业农场主阶层基本消失.

至于离开农场的白人农场主的去向,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安格斯塞尔比博士

在其博士论文中给出了一个大致的估计:在２００５年１月之前被赶出农场的

３５００名白人农场主中,有约２０００人前往了哈拉雷、布拉瓦约和穆塔雷,约５００
人移居欧洲和美国,约６００人移居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其他则前往了南非、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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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ssingＧMilesTendi,Making Historyin MugabesZimbabwe:Politics,Intellectualsandthe
Media,Bern:InternationalAcademicPublishers,２０１０,p１２５．

“ZimbabwesWhiteFarmersSplitoverPeaceDealwith Mugabe,”TheIndependent (London),
March１６,２００１．

“FarmersofferMugabeNewDealonLandSeizures,”TheIndependent(London),May２５,２００１;
WaterMark,“LandReformInventoryProposalforMatabelelandSouthProvince,”http://www．waterＧ
markconsult．com/Watermark_Consultancy/Land_System_files/Land％２０Reform％２０Proposal．pdf,２０１８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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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gabeScoffsatFarmersDialogue,”Mail&Guardian (Johannesburg),March２５,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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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和莫桑比克等周边国家.①

白人农场所雇佣的农业工人也受到较大冲击.据报道,到２０００年８月底,

仅中马绍纳兰省和西马绍纳兰省,就有１．５万名农业工人及其家人因被赶出

农场而流离失所.② 至于到底有多少农业工人因“快车道”土地改革而失去了

工作甚至家园,津巴布韦大学教授珍妮特曼珍格瓦(JeanetteManjengwa)指

出,仅就全职农业工人而言,有７．５—１０万人受到了影响.③ 而从受惠者的角

度来看,只有约５％的农业工人获得了土地.

然而,“快车道”土地改革也导致了新的农业工人的产生和村社地区之外

整体农业人口的大幅攀升.据津巴布韦非洲农业研究所研究员沃尔特查姆

巴蒂估计,截至２００６年,A１农场共雇用了２４万多全职工人,A２农场共雇用了

１１５万多全职工人.如果再加上 A１农场和 A２农场自我雇佣的５６万多人,

以及剩余的大型商业农场所雇佣的约１０万人,共有约１００万人在土地改革后的

农场中全职劳作,这无疑要大大超过此前３０多万全职和兼职农业工人的规模.④

四、“快车道”土地改革的政治化

在津巴布韦官方的宣传与政治意识形态中,“快车道”土地改革又被称之

为第三次“奇木兰加”.⑤ 将“快车道”土地改革与“奇木兰加”即民族解放运动

结合起来,从本质上赋予了其历史延续性与爱国主义的内涵:１９世纪末的第一

次“奇木兰加”是为了反抗殖民者掠夺土地;２０世纪６０年开始的第二次“奇木

兰加”是为了从白人政府那里夺回土地;而２０００年后的第三次“奇木兰加”则

是为了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无疑,这种历史延续性与爱国主义的重塑,不但在

为“快车道”土地改革寻找依据,而且有利于提升津民盟的政治合法性和缓解

民革运给其带来的政治冲击.但土地与政治的最终结合,也导致了种族主义

４８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９年 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⑤

Selby,CommercialFarmersandtheState,pp３１９Ｇ３２０．
“LandReformLeaves１５,０００FamiliesHomeless,”TheDailyNews(Harare),August２８,２０００．
JeanetteManjengwa,“ZimbabwesLandReform:IncreasingProductionandReducingPoverty,”

forthcoming．
WalterChambati,“RestructuringofAgrarianLabourRelationsafterFastTrackLandReformin

Zimbabwe,”TheJournalofPeasantStudies,Vol．３８,Issue５,２０１１,p１０６０．
奇木兰加(Chimurenga),绍纳语,意为“抵抗”或“反抗”,尤其用来特指１８９６—１８９７年起义和现代的

解放战争,参见StevenC．RubertandR．KentRasmussen,HistoricalDictionaryofZimbabwe,ThirdEdiＧ
tion,Lanham:ScarecrowPress,２００１,p５４.



的再现、暴力使用的合法化,以及将土地作为谋求政治支持的工具.

(一)爱国主义的重塑

“快车道”土地改革开始后,穆加贝政府及其宣传机构利用各种手段,通过

赋予“独立日”(４月１８日)、“英雄日”(８月１１日)和“团结日”(１２月２２日)等
以新的内涵,①将津巴布韦民族解放的历史进行爱国主义重塑和延伸,将土地

改革置于这一爱国主义历史传统的核心,将津民盟塑造为这一爱国主义历史

传统最终得以实现的领导者等一系列措施,将土地改革、津民盟的执政地位与

爱国主义完全融为了一体.

穆加贝在塑造这一爱国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的作用.就三次“奇木

兰加”的历史延续性和土地与它们之间密切的关系,他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我
们都知道土地是洛本古拉国王在１８９３年反抗英国侵略的首要目标;我们都知

道土地是我们第一次‘奇木兰加’的英雄愤恨的源泉;我们都知道土地是第二

次‘奇木兰加’的根本前提,并因此成为新成立的津巴布韦国家和政府的首要

关注点.事实上,我们还知道它是你我正在为之而战斗、并将为之做出巨大牺

牲的第三次‘奇木兰加’的核心问题和迫切需要.”②由此,土地改革被置于了第

三次“奇木兰加”的核心,变成了彻底完成反抗殖民统治的象征,并以此与爱国

主义的历史牢固地结合在一起.而津民盟则是所有这一切的领导者,因为它

“拥有解放这个国家,给予广大黑人民众在这个国家的生活中以正确的位置,

以及永远改变这个国家进程的光荣历史”.③ 穆加贝还进一步指出,解决土地

问题不但关乎农民的彻底解放,真正解决津巴布韦人民的土地饥渴和保护占

地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它还与津巴布韦的国家独立与国家主权密不可分.

正如穆加贝在２０００年４月１８日独立日的纪念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土地“是

我们真正获得主权独立的最后一个殖民主义问题”,因此“我们决定一劳永逸

解决这个问题”.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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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的重塑及将土地纳入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一方面有助于

创建“快车道”土地改革合理化与合法化的政治话语;另一方面,因其将津民盟

塑造为实现第三次“奇木兰加”的领导者,从而有助于加强其合法性和扩大其

群众基础,因为这一爱国主义背后的逻辑,是只有津民盟才能进行彻底的土地

改革,只有津民盟才能实现人们对土地的需求.

爱国主义的重塑还需要确定“爱国者”和“卖国者”.鉴于土地问题在实现

第三次“奇木兰加”的过程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在爱国者与卖国者的区分中,

是否支持“快车道”土地改革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老兵因此被塑造成了爱国

者的代表,民革运和市民社会组织等反对力量则因其反对宪法草案、占地运动

及接下来的“快车道”土地改革,而被斥为卖国者和“希望再次殖民这个国家的

白人的傀儡”.① 因此,在津民盟所重塑的这一爱国主义话语中,如果民革运上

台执政,则意味着津巴布韦既无法彻底解决土地的不平等占有问题,也无法完

全实现国家的独立与主权的完整.

爱国者与卖国者的区分与确立还导致如下结果:首先,爱国者可获得一切

特权和权利,而卖国者则应一无所有,这种特权与权利既包括土地所有权,也
包括政治权、公民权乃至人权,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津民盟和穆加贝政府的激进

化与集权化;②其次,将津民盟与民革运政治主张之间的分野提升到爱国主义

的高度,标榜为爱国者和卖国者之间的斗争,还意味着在津民盟可在此后的政

治斗争中合法使用武力对付民革运,由此导致了一段时期内暴力应用的常

态化.

(二)种族主义的再现

津民盟所重塑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不仅将黑人区分为爱国者和卖国者,

其还按种族画线,将整个国家划分出本土黑人和欧洲白人两个阵营.在当时

的爱国主义语境下,白人被描绘为全民宪法草案公投失败的罪魁祸首、国家的

敌人,甚至前第一夫人格蕾丝穆加贝(GraceMugabe)也公开谴责白人团体

６８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９年 第３期

①

②

RobertMugabe, “Televised Address by His Excellency the President on the Occasion of
ZimbabwesTwentiethAnniversary,”Harare,April１８,２０００,pp７７,７９;“MDCAdmitsAntiＧZanu(PF)
AlliancewithWhites,”TheHerald,April１０,２０００．

Sam MoyoandParisYeros,“AfterZimbabwe:State,NationandRegioninAfrica,”inSam Moyo
andParisYeros,eds．,ReclaimingtheNation:TheReturnoftheNationalQuestioninAfrica,Asiaand
LatinAmerica,London:PlutoPress,２０１１,pp８９Ｇ９５．



在“制造政治分裂”.①

当然,在土地与政治相结合,以土地改革来谋求政治支持的背景下,最先

受到冲击的是白人农场主.在２０００年４月１８日的讲话中,穆加贝将土地改革

失败的原因归之于白人农场主,“我们还面临着大型商业农场主的抵制,他们

不仅从法律上进行挑战,而且还反对我们在被否决了的宪法草案中的土

地条款”.② 因此,他发誓要与白人农场主进行坚决的斗争,以将土地从他们

手中夺回来交给黑人.如此一来,津巴布韦在独立２０年之后,又一次将土地

问题与种族问题结合在了一起,只是这次针对的目标已经从黑人变成了

白人.

对于津民盟而言,进行“快车道”土地改革,将土地从白人农场主手中夺回

来以进行重新分配,除了有获取土地改革受惠者政治支持的目的之外,还有更

深一层的政治考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白人农场主已经在大型商业农场建

立了自己的“独立王国”,其中白人农场主为统治者,黑人农业工人为被统治

者,③甚至穆加贝也就此指出,在津巴布韦独立后,“他们的种族架构在很大程

度上得以保留甚至强化他们(还)拥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经济和自己

的权力体系”.④ 正是这一相对独立的体系及对黑人农业工人的控制,⑤使得白

人农场主能够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并协助民革运在宪法草案全民公投中

击败津民盟.因此,在民革运的强力挑战面前,对穆加贝政府而言,收回大型

商业农场和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就相当于解除了白人农场主及其背后黑人农

业工人的武装,从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支持民革运的力量.

正是在这一将土地问题与种族问题相结合的背景下,白人商业农场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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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ZimbabweFirstLadySlamsWhites,OppositionParties,”BBCMonitoringInternationalReports,
February２０,２０００．

RobertMugabe, “Televised Address by His Excellency the President on the Occasion of
ZimbabwesTwentiethAnniversary,”Harare,April１８,２０００．

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分析,参见BlairRutherford,WorkingontheMargins:BlackWorkers,White
FarmersinPostcolonialZimbabwe,Harare:WeaverPress,２００２.

Mugabe,InsidetheThirdChimurenga,p４１．
一位接受采访的当地黑人告诉笔者,在“快车道”土地改革前,黑人农业工人往往是世代在同一农场

工作与生活.除工资外,有的白人农场主会为他们提供一小块土地以生产口粮,有的则会直接按月或按季

向他们提供粮食.此外,白人农场主还会在生活上为他们提供各种便利,如让他们免费用水和用电等,有的

甚至会为他们的孩子提供初等教育的费用.因此,他们当时的生活其实过得相当安逸,所以,当政治运动到

来之时,他们往往会站在白人农场主的一边.———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０日,笔者在哈拉雷对布莱恩查博克(BriＧ
anChamboko,当时为津巴布韦国家乒乓球队运动员,他的父母在哈拉雷生活,在“快车道”土地改革中获得

了一个 A１农场)的采访.



占领,白人农场主遭到驱逐、殴打甚至杀害.历史总会一而再地呈现出惊人的

相似之处,５０年前,为了安置战后白人移民,奉行种族主义思想的殖民政府将

至少１０万非洲人从世代居住和耕种的土地上赶走;①５０年后,那些非洲人的后

代又反过来以种族主义为利刃,将那些白人的后代驱离这片土地.

此外,在津巴布韦２０００年之后的种族主义浪潮中,白人农场主并非唯一

的目标.高等法院的白人法官因反对“快车道”土地改革而被贴上了种族主义

和英帝国主义代理人的标签,并最终被迫辞职.２０００年１２月,穆加贝还将攻

击的对象扩展到白人工商业阶层,“许多人指责我们、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党,

认为是我们导致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困境,但操纵经济的是一个种族主义集团.

他们以各种方式歧视广大人民,他们决定了我们能够走多远,我们能做出何种

改变他们说,‘我是白人,因此我有权凌驾于其他所有与我肤色不一样的

人,尤其是黑人之上’”,因此“我们的党必须要继续让邪恶的白人,我们真正的

敌人,从内心感到恐惧”.②

(三)暴力使用的合法化

自２０００年以来,暴力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津巴布韦政治的代名词.津

巴布韦大学教授埃德瑞德马苏农格里(EldredMasunungure)曾对２０００年２
月—２００１年１１月期间与政治有关的违反人权的事件进行了统计(参见表６),

由此可对津巴布韦这一时期的暴力事件有一个大致了解.鉴于对２０００年之

后穆加贝政府在“快车道”土地改革和议会与总统选举中使用暴力的学术研

究、报告和媒体报道已经汗牛充栋,③笔者在此不拟对其如何使用暴力及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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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Palmer,BobinPalmer,LandandRacialDominationinRhodesi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１９７７,pp２４２Ｇ２４３．

“MugabeTurnsFireonWhiteEmployers,”TheGuardian,December１５,２０００;“MugabeVowsto
StrikeFearinto‘Enemy’Whites,”TheIndependent(London),December１５,２０００．

关于相关的学术著述,参见PeterOrnerandAnnieHolmes,eds．,DontListentoWhatImaboutto
Say:VoicesofZimbabwe,SanFrancisco:McSweeneysBooks,２０１０;DavidHaroldＧBarry,ed．,Zimbabwe:
ThePastIstheFuture,Harare:WeaverPress,２００４;J．AlexanderandJMcGregor,“Veterans,Violence,
andNationalisminZimbabwe,”inE．BayandD．Donham,eds．,StatesofViolence:Politics,Youthand
MemoryinContemporaryAfrica,UniversityofVirginiaPress,２００６,pp２１５Ｇ２３５;MakwerereDavid,
ChinzeteGillianTafadzwaandMusorowegomoCollen,“HumanRightsandPolicing:ACaseStudyofZimbＧ
abwe,”InternationalJournal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Vol．２,No．１７,２０１２,pp１２９Ｇ１３８.关于于

此主题相关的报告,参见 AmnestyInternational,“Zimbabwe:TheTollofImpunity,”June２００２,AIIndex:
AFR４６/０３４/２００２;HumanRightsWatch,“PerpetualFear,ImpunityandCyclesofViolenceinZimbabwe,”
March２０１１;以及津巴布韦人权非政府组织论坛(ZimbabweHumanRightsNGOForum)自２００１年１月开

始发布的大量政治暴力报告和人权报告,参见http://www．hrforumzim．org/publications/.关于媒体的报

道,可查阅津巴布韦局势网站(https://www．zimbabwesituation．com)上收录的大量报道.



对人权造成的破坏进行介绍与分析,而仅对第三次“奇木兰加”所塑造的爱国

主义话语下,暴力的应用与土地改革和政治竞争之间的紧密联系进行探讨.

表６　由政治所驱动的违反人权的事件(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０年

２月１４日—
６月２６日(月均)

２０００年

６月２７日—
１２月７日(月均)

２００１年

１月１日—
６月３０日(月均)

２００１年

７月１日—
１１月３０日(月均)

死亡 ８ 　１ 　２ ５

人身攻击 ５６９ １７６ １９２ ５４８

拘禁/绑架 １４２ ９ ７０ ３５

攻击威胁 ４３９ ３３ １９９ ８０５

死亡威胁 ５６７ １０ ７１ ７３

损毁财产 ２６３ ７４ ６６ ３６０

流离失所 ＞２０００ ５７ １７４ ＞５０００

　　资 料 来 源:Eldred Masunungure,“TravailsofOppositioninZimbabweSinceIndependＧ
ence,”inDavid HaroldＧBarry,Zimbabwe:ThePastIstheFuture,Harare:WeaverPress,
２００４,pp１８２Ｇ１８３.

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穆加贝政府在爱国主义的政治话语下,以是否支持

土地改革画线,将津民盟及其支持者纳入爱国者的范畴,将民革运及其支持者

纳入卖国者的范畴,而对于白人农场主乃至整个白人群体,则从种族主义角度

进行攻击.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敌我两分法,所指导的实践必然是可以采取

一切手段去对付想象中的敌人,其中包括使用暴力和武力.而且,作为在战争

年代通过武装斗争而获取政权的津民盟,在自身的执政地位面临重大威胁

的时候,也很容易重新采取强权统治,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对暴力的

依赖.①

正是在这种暴力的氛围与语境下,占地运动被宣扬为“贾姆班加”(JamＧ
banja),②“快车道”土地改革被宣扬为第三次“奇木兰加”,穆加贝政府将攻击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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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MichaelBratton,PowerPoliticsinZimbabwe,LynneRiennerPublishers,２０１４,p７３．
所谓“贾姆班加”,从字面意思上是暴力或愤怒行动的意思,在此特指侵占农场的老兵及侵占农场的

行为,以及更广泛的由政治所煽动的暴力行为.当时,在老兵中有个比较流行的口号是“暴力就是答案”
(jambanjandizvo).在某些情况下,该词还被反对派的支持者用来表示反击持强凌弱者,被工人运动用来表

示民众抗议和直接行动.SeeJosephChaumba,IanScoones,and William Wolmer,“FromJambanjato
Planning:TheReassertionofTechnocracyinLandReforminSouthＧEasternZimbabwe,”TheJournalof
ModernAfricanStudies,Vol．４１,No．４,２００３,p５４０．



对派力量宣扬为爱国主义行为,反对派力量则将反击穆加贝政府及其支持者

宣扬为保护基本人权和政治自由.①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穆加贝签署«２０００年第一号宽恕令»,宽恕在２０００年１月１
日—７月３１日期间因政治尤其是因支持和反对２０００年２月宪法草案全民公

投和６月议会选举而犯罪的人的罪行.② 这些人主要是津民盟的支持者、青年

团和政府的武装力量,他们所犯的罪行主要包括绑架、折磨、人身攻击,以及破

坏房屋及其他财产,但强奸、谋杀和欺骗等罪行不在被宽恕的行列.这一宽恕

令的颁布无疑使人们进一步意识到,政治暴力将会得到宽恕,那些犯下此种罪

行的人将不会受到惩罚.由此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在此后与政治有关的活动,
尤其是在议会与总统选举中,暴力将会得到更加广泛和系统地应用.③ 暴力由

此而得以政治化甚至合法化,成了穆加贝政府谋求政治目标的重要工具,并因

此而导致津巴布韦被许多人批评为集权国家乃至“警察国家”.④

(四)以土地换取政治支持

自“快车道”土地改革以来,津巴布韦国内的反对派和西方国家不断宣称

穆加贝政府利用土地来购买政治忠诚和支持,并因此导致大量土地被穆加贝

的亲信所攫取.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３０日,津巴布韦在线调查小组(ZimOnlineInＧ
vestigationsTeam)公布了一份关于津巴布韦“快车道”土地改革的报告,宣称

穆加贝及其在津民盟的效忠者、内阁部长、军队和政府高官,以及法官等自

２０００年以来共攫取了近５００万公顷的土地,由此意味着有约２２００名具有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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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在津巴布韦２０００年以后的政治暴力中,民革运及其支持者也参与了大量政治暴力事件,只是相较

于穆加贝政府,其程度要低很多.SeeGeoffreyFeltoe,“TheOnslaughtAgainstDemocracyandRuleofLaw
inZimbabwein２０００,”inHaroldＧBarry,ed．,Zimbabwe,p２１２;老兵虽然是很多暴力事件的主体,但有时也

会遭到攻击乃至杀害,参见“GrenadeBlastKillsWarVet,”TheDailyNews,October２,２００１．
«２０００年第一号宽恕令»,原文参见“UseofthePresidentialPardoninZimbabwe,”JournalofAfＧ

ricanLaw,Vol．４５,No．２,２００１,pp２３１Ｇ２３２.
SeeTheRedressTrust,Zimbabwe:TheFaceofTortureandOrganisedViolence,TortureandOrＧ

ganisedViolenceintheRunＧuptothe３１ March２００５GeneralParliamentaryElection,March２００５;Tony
Reeler,SubliminalTerror? HumanRightsViolationsandTortureinZimbabweduring２００８,ReportpreＧ
paredfortheCentrefortheStudyofViolenceandReconciliation．

SeeMorganTsvangirai,“DefiancewillContinueifConditionsdontImprove,”TheZimbabweIndeＧ
pendent,February２３,２００７;“Zimbabwe:Muckraker—SlidingIntoaTotalitarianState,”http://allafrica．
com/stories/２００７０６２２０５６３．html,２０１６Ｇ０１Ｇ１１;“LivinginaPoliceState,”TheZimbabweIndependent,OcＧ
tober１２,２０１２;“Zimbabwe:Zim Exhibits HallmarksofPoliceState,”http://allafrica．com/stories/
２０１５１２０５０２５９．html,２０１５Ｇ０１Ｇ１１;“ZimbabweFastBecomingaPoliceState,”NewsDay,March１２,２０１５．



政治背景的黑人精英已经获取了从白人农场主手中夺取的将近４０％的土地.①

这份报告似乎进一步证实了穆加贝政府利用土地来谋求政治效忠的论点,因
此其一经公布,便为媒体广泛报道并被有些学者所引用.②

鉴于穆加贝政府在“快车道”土地改革中将土地问题、爱国主义与津民盟

的执政地位联系在一起,以土地改革获取政治支持就成了题中之意.因此,从
广义上来说,所有土地改革的受惠者或希望藉此获取土地的人都是穆加贝政

府的支持者或潜在的支持者,而民革运的支持者,则因其政治立场很难获得

土地.

当然,外界对穆加贝政府以土地来获取政治忠诚的批评,主要是强调其将

土地分配给了津民盟、政府和军队中的亲信.毫无疑问,确实有一些土地被分

配了这些所谓的亲信,甚至一些对“快车道”土地改革持比较正面看法的学者,

也均在他们的著作中指出了这一点,即便是由政府任命组成的乌泰泰委员会

的报告,也指出土地分配存在政治方面的因素.③ 这也是在２００８年津民盟与

民革运达成的«全面政治协议»(GlobalPoliticalAgreement)中,还宣称要对大

型农场的过度政治化进行“全面、透明和无党派的审查”的主要原因.④

那么,到底有多少土地被以政治恩宠的方式分配给了亲信? 津巴布韦政

府在２００６年公布的«A２农场土地审查报告»显示,共有２７％的A２农场被分配

给了政府人员,⑤萨姆莫约和伊恩斯库恩斯等人的调查也发现,无论A１农

场还是 A２农场,分配给政府公务人员的比例都没有超过３０％,即便加上老兵

所占的份额,也达不到４０％的比例.然而,正如伊恩斯库恩斯所指出的那

样,即便上述这些人,也不能都被归入所谓亲信的行列,因为很多人只是普

通的公务人员,是通过正规的渠道申请的土地,是真正希望以土地为生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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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ZimOnlineInvestigationsTeam,“ZimbabwesNew LandBarons,“http://www．zimbabwesituＧ
ation．com/old/dec１_２０１０．html,２０１６Ｇ０１Ｇ１２．

SeeRogerSouthall,LiberationMovementsinPower:Party& StateinSouthernAfrica,James
Currey,２０１３,pp２５５Ｇ２５６;RogerSouthal,“TooSoontoTell? LandReforminZimbabwe,”AfricaSpecＧ
trum,Vol．４６,No．３,pp９３Ｇ９４．

Matondi,ZimbabwesFastTrackLandReform,pp７８Ｇ８５;Scoones,etal．,ZimbabwesLandRe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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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主.① 津巴布韦应用社会科学信托中心(CentreforAppliedSocialSciences

Trust)规划师纳尔逊马荣戈(NelsonMarongwe)曾在其博士论文中列出了

获得农场的著名政治人物,共有４２位,虽然其统计取自政府公布的资料,但还

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并没有像津巴布韦在线调查小组所指出的那么

严重.②

五、“快车道”土地改革的政治影响

“快车道”土地改革不仅是津巴布韦土地改革的转折点,也是津巴布韦独

立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转折点.“快车道”土地改革给津巴布韦的农业生产

带来了巨大冲击,导致各类农作物的产量在２０００年之后均大幅下降,并在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达到最低值,其中,最为重要的两种作物玉米和烟草的降幅一度

高达６５．８％(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农业季)和７２．２％(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农业季).农业生产

的下降还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衰退,津巴布韦的国内生产总值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

均为负增长,而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也降到不足２００
美元.③ “快车道”土地改革还导致国际社会对津巴布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

改变.由于“快车道”土地改革及２００２年总统选举中的政治暴力,以欧盟和美

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了对津巴布韦长达十多年的制裁,穆加贝政府则开始

采取“向东看”政策,积极发展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关系.

更为重要的,“快车道”土地改革给津巴布韦此后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意义

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导致津巴布韦社会经济的政治化.从政治而非经济的角度出发来

开展“快车道”土地改革,不但标志着土地改革乃至土地问题的最终政治化,而

且还开启了此后穆加贝政府试图利用一切手段和资源来谋求自身政治目标的

进程,津巴布韦的社会经济生活由此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化.在这方面最为

明显的两个例子,一是２００５年的“清理运动”(OperationMurambatsvina),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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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加贝政府以城市改造为名清理全国各地城市里的非正规市场和“非法”定居

点的活动.穆加贝政府虽然宣称这一运动是为了城市治理,但有多位学者就

此指出,该运动所针对的主要是民革运在城市里的支持者,是为了惩罚他们自

２０００年以来在选举中对民革运的支持.① 二是备受争议的本土化政策,在穆

加贝政府看来,本土化政策是继“快车道”土地改革之后,津巴布韦实现经济独

立乃至“彻底独立的最后一个阶段”.② 这不但继承了穆加贝政府自“快车道”

土地改革以来所推行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而且是其以经济赋权来获取国内

民众支持的另一项重大举措.２０１２年总统选举结束后,穆加贝政府设定了四

项主要政策目标即本土化(Indigenisation)、赋权(Empowerment)、发展(DevelＧ
opment)和就业(Employment),这四项目标的优先排序也反映出政治诉求被

置于经济诉求之上.③

其次,导致津巴布韦的阶级构成与政治力量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

这种变迁具体包括如下几个层面:(１)“快车道”土地改革的完成,标志着曾对

津巴布韦政治发展影响深远的白人农场主集团已经不复存在;(２)新的黑人商

业农场主阶层正在逐步兴起,但这一阶层主要为城市精英和政治精英,并不能

真正代表小型农场土地所有者的利益;(３)虽然农村地区有很多无地农民实现

了耕者有其田,黑人小农场主也由此逐步成为农村地区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阶

级,但他们的力量仍然很弱小,而且也没有被有效地组织起来以谋求和保护自

己的利益,他们仍然是一个弱势群体和受剥削的阶级;(４)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逐步发展起来的城市中产阶级,一方面因土地改革所导致的经济困难,另一方

因白人农场主土地被剥夺而对私人财产权所产生的不安全感,越来越站到津

民盟的对立面,自２０００年议会选举开始,他们就一直是民革运坚定的支持者;
(５)津民盟因“快车道”土地改革、选举中的暴力行为,以及爱国主义和种族主

义宣传而越来越具有集权化倾向,但日渐兴起的城市中产阶级和市民社会对

民主的呼声则日益强烈,这一矛盾成为引发２０１７年１１月津巴布韦政治剧变的

重要因素之一,并将对新任总统姆南加古瓦的执政之路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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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导致农民转变反抗的对象和目标.对土地问题的研究不可避免要

涉及农民反抗的问题,对于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而言也是如此.自独立以来,

津巴布韦的黑人农民就一直在通过占地运动表达对土地分配不公甚或没有土

地的不满,而这种不满在２０００年的占地运动中达到高潮.如果将这些占地运

动作为农民反抗的一种形式,那么,从本质上而言,这一反抗的对象主要是白

人农场主而非穆加贝政府,而反抗的目标则是为了获得土地而非推翻穆加贝

政权.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反抗主要是经济层面而非政治层面的反

抗.正因为如此,穆加贝政府才能够利用黑人农民的这一反抗发动“快车道”

土地改革,从而谋求自身的政治利益.然而,在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的情况下,

如果津巴布韦因腐败或土地流转的商品化而再次出现土地集中的局面,或农

业生产因政府农业政策缺失及气候变化而出现大幅减产,从而导致农村出现

大面积饥荒的情况下,津巴布韦的农民有可能会再次进行反抗,而这次反抗的

对象将会是津巴布韦政府,而反抗目标将可能是要求津民盟下台.鉴于此,如
何保持农村地区的稳定,从而继续保证广大农民的支持,对于津民盟而言将是

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

最后,导致津巴布韦政治局势和政治意识形态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快
车道”土地改革不但标志着穆加贝政府在独立之初所实行的与白人进行种族

和解的政策最终破产,而且其在爱国主义宣传中所使用的“爱国者”与“卖国

者”的两分法,重新以种族为线划出黑人与白人两个阵营,导致津巴布韦的政

治局势和政治意识形态出现了两极化的趋势.在这两极中,一极为津民盟,更
准确地说为穆加贝及其支持者;另一极为津民盟的反对者,主要为民革运及其

他反对党,以及残余的白人集团和市民社会组织等.为了实现各自的政治目

标,这两极在２０００年之后的历次总统选举中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包括动用国

家机器和采取暴力手段,以此造成津巴布韦政治文化的暴力化倾向和政治派

系之间信任度越来越低的趋势.这种极化的政治局势和政治意识形态还诱发

了津民盟严重的内部分裂,穆加贝先是在２０１４年底清除前副总统穆朱鲁,后
在２０１７年１１月支持以格蕾丝为核心的“G４０集团”,将姆南加古瓦开除出党并

解除了他的副总统职务.此举最终引发了老兵的不满,在长期经济困难导致

民心思变的大背景下,他们发动“兵谏”,迫使穆加贝辞职并支持姆南加古瓦担

任新一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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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论

津巴布韦在独立后开展土地改革,乃至激进的土地改革有其历史必然性:

第一,作为一个农业占据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国家,土地占有的不平等最终将

会导致财富占有的不平等,要想进行财富的再分配和建立相对平等的经济与

社会秩序,通过土地改革实现相对平等的土地占有是最简单和直接的选择;第
二,土地之于广大的津巴布韦农民而言,不仅是他们最为基本的生产资料和谋

生手段,而且还是维系他们家庭生活的重要纽带和他们传统宗教信仰的重要

支撑和载体,因此,对于他们而言,获得一块土地不仅具有物质层面的含义,而
且还具有精神层面的意涵;第三,单纯从经济层面而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土地重

新安置的经验表明,进行土地改革有助于通过提高土地使用率而增加农业生

产,通过承载更多的农业人口而缓解人口增长和工业发展缓慢而带来的就业

压力;①第四,津巴布韦长期以来土地占有的集中和不平等并非农业经济发展

的自然结果,而是殖民政府以强权进行剥夺的产物,在广大农民并未完全忘却

土地被剥夺的历史的情况下,一旦津巴布韦出现政治与经济危机,激进的土地

改革就很容易就成为摆脱危机的一种选择:执政者需要藉此摆脱政治危机,而
农民则需要土地在经济危机中求生.

但是,津巴布韦的“快车道”土地改革又存在一定的偶然因素,这种偶然因

素就是穆加贝政府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遇到严重的政治危机,正是这一政治危

机及因此而对土地产生的强烈的政治诉求,导致穆加贝政府在２０００年这一时

间点,而非在１９９０年«兰开斯特大厦宪法»到期的时候开展激进的土地改革.

然而,在津巴布韦当时整体经济欠佳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西方国家市场和投

资的情况下,进行这场激进的土地改革并非明智之举,甚至无异于饮鸩止渴,

因为其在短期所产生的结果,是经济的严重衰退和人民生活的异常困难,而这

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穆加贝政府的执政危机,并最终促成了２０１７年１１月的

政治剧变和“后穆加贝”时代的到来.

姆南加古瓦上台后,虽多次表示土地改革已不可逆转,津巴布韦人永远不

会再让外国人来控制他们的土地,但他也承诺将会对失去土地的农场主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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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补偿,且已向前白人农场主伸出橄榄枝,邀请他们回到津巴布韦从事农业

生产,并表示将会向他们发放９９年土地租约,以方便土地转让和获取抵押贷

款.①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３日,津巴布韦外交部西布西索莫约在参加英联邦峰会

时也表示:“前农场主肯定能够得到补偿,因为政府已经在依法推进此事

必须授权土地委员会进行全面的土地审查,以便确保土地改革计划没有任何

歧视地惠及了所有可称之为津巴布韦的人.”②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９日,津巴布韦财

政部长穆苏利恩库贝表示,津巴布韦政府在２０１８年共向２９位前白人农场主

支付了１２００万美元的赔偿金,土地审查工作也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③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后穆加贝时代的到来,“快车道”土地改革对津巴布韦

政治意识形态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正在不断消弭.姆南加古瓦在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底上台后,开始着力推行和平与和解政策,除上述向白人群体伸出橄榄枝等举

动外,还启动全国和平与和解委员并大幅缓和在“古库拉洪迪”④问题上的立

场,以求在理清真相和清洗历史污点的基础上弥合两大主体民族绍纳族和恩

德贝莱族之间的裂痕,真正实现民族团结和民族国家的构建.⑤ 在２０１８年７
月３０日的选举中获胜后,姆南加古瓦表示:“搞政治的时代已经结束,一个更

加和平与和谐的时代等待着我们.”在８月２６日的就职典礼上,他又进一步宣

称:“让我们期待前方的征程,这将是我们作为一个团结的民族共同前行的征

程,这将是我们新津巴布韦发展、进步与繁荣的征程让我们勇攀高峰、绽
放光芒,津巴布韦的未来必将前程似锦.”⑥如果姆南加古瓦政府能够切实履行

各项承诺,真正实现民族团结、政治稳定与社会经济发展,那么,津巴布韦将有

望走出历史阴霾,再现“南部非洲的一颗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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